
當
西
學
東
來
時
，
以
神
學
為
主
業
的
傳
教
士
孜
孜
不
倦
的
引
介
科
學
知
識
，
除
了
炫
耀
精
巧
的
玩

具
，
他
們
認
為
值
得
推
銷
的
科
學
是
什
麼
？
清
朝
年
代
在
江
南
軍
械
局
任
職
的
人
，
急
急
忙
忙
的
翻

譯
西
學
教
科
書
，
憑
藉
的
又
是
什
麼
標
準
呢
？
讀
慣
了
四
書
五
經
的
讀
者
，
真
的
是
把
這
些
零
亂
的

知
識
當
成
經
典
嗎
？
或
者
，
他
們
是
﹁
貨
船
崇
拜
﹂
歷
史
中
偶
然
出
現
的
熱
情
，
是
對
社
會
地
位
轉

換
的
期
待
？
土
著
讀
書
，
困
窘
的
是
看
不
見
知
識
生
成
的
軌
跡
，
只
能
依
靠
貨
船
帶
來
新
智
能
，
只

能
依
靠
無
止
盡
而
自
謙
的
向
外
學
習
。 

讓
讀
書
土
著
困
窘
的
疑
惑
有
可
能
不
是
什
麼
了
不
起
的
哲
學
問
題
，
它
就
只
是
﹁
讀
這
些
書
做
什

麼
？
﹂
而
已
。
這
個
煩
人
的
問
題
也
不
算
是
土
著
的
專
利
，
自
古
以
來
它
就
糾
纏
著
唸
書
、
識
字
的

人
。
中
國
古
人
最
文
謅
謅
的
問
法
是
：
﹁
讀
聖
賢
書
，
所
學
何
事
？
﹂
。
雖
然
﹁
讀
聖
賢
書
﹂
好
像

土
著
讀
書

楊
倍
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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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
經
把
問
題
範
圍
縮
小
了
一
些
，
事
實
上
它
的
困
難
度
一
樣
高
深
。
在
臺
灣
的
現
代
人
，
從
小
就
要

應
付
不
曾
間
斷
的
大
考
、
小
考
，
讀
過
了
充
滿
歐
美
現
代
意
識
的
國
文
、
英
文
、
歷
史
、
地
理
、
物

理
、
數
學
、
化
學
、
生
物
，
當
中
的
學
問
哪
些
算
是
聖
賢
書
談
的
學
問
呢
？
就
算
是
在
大
考
、
小
考

中
過
關
斬
將
，
由
高
等
教
育
畢
了
業
，
我
承
認
我
自
己
仍
然
看
不
清
楚
我
到
底
讀
了
哪
些
聖
賢
書
。

對
於
﹁
讀
書
做
什
麼
？
﹂
北
宋
張
載
︵
橫
渠
先
生
︶
說
得
非
常
高
明
：
﹁
為
天
地
立
心
、
為
生
民
立

命
、
為
往
聖
繼
絕
學
、
為
萬
世
開
太
平
﹂
。
他
的
字
句
冠
冕
堂
皇
、
無
懈
可
擊
。
只
是
這
麼
冠
冕
堂

皇
的
話
所
惹
出
的
疑
惑
比
解
決
的
問
題
還
要
多
：
心
是
什
麼
？
誰
的
命
呢
？
絕
學
有
那
些
？
開
哪
一

類
的
太
平
？
讀
書
人
如
果
真
有
張
載
所
吹
牛
的
那
般
本
事
，
怎
麼
還
會
有
江
山
替
換
？
怎
麼
會
高
樓

起
之
後
，
又
撒
手
讓
他
樓
塌
了
？
為
什
麼
讀
書
識
字
不
能
就
只
是
好
玩
的
讀
書
識
字
，
非
得
要
讓
人

恓
恓
惶
惶
？
非
得
要
肩
擔
重
任
不
可
？
引
介
西
學
的
傳
教
士
以
神
職
為
最
終
目
的
，
可
以
不
被
讀
書

做
什
麼
這
種
命
題
困
擾
。
並
列
在
他
們
自
家
的
基
礎
教
育
系
統
裡
的
信
仰
、
神
學
或
是
哲
學
，
有
些

辦
法
繞
過
這
種
小
問
題
。
只
是
在
五
四
運
動
的
年
代
，
西
學
東
來
，
多
數
只
是
半
邊
學
問
，
學
學
德

先
生
、
學
學
賽
先
生
。
土
著
讀
書
，
腦
袋
裡
想
的
只
是
船
堅
炮
利
。
也
許
同
時
兼
學
東
、
西
文
明
的

188



人
可
以
大
言
中
學
為
體
、
西
學
為
用
，
但
是
對
於
只
讀
自
然
科
學
的
我
並
沒
那
麼
容
易
回
應
這
個
小

問
題
。
從
小
一
面
倒
的
科
學
教
育
之
後
，
讓
我
知
道
細
緻
的
基
因
控
制
方
式
、
識
得
引
起
疾
病
的
微

生
物
、
可
能
也
知
道
山
川
文
物
、
星
辰
運
行
等
等
雞
毛
蒜
皮
的
道
理
，
但
是
，
在
我
的
專
業
知
識
領

域
和
天
地
立
心
、
生
民
立
命
、
繼
絕
學
、
開
太
平
有
什
麼
關
係
呢
？
依
憑
殘
缺
的
知
識
而
硬
要
說
：

我
要
﹁
為
天
地
立
心
、
為
生
民
立
命
、
為
往
聖
繼
絕
學
、
為
萬
世
開
太
平
﹂
，
聽
起
來
讓
人
自
覺
荒

謬
。
這
種
五
四
運
動
的
老
問
題
問
了
上
百
年
，
不
解
決
它
，
只
是
丟
在
角
落
，
就
會
不
時
的
探
出
頭

來
讓
人
迷
惑
。
有
趣
的
是
：
荒
謬
幾
乎
是
所
有
作
為
的
本
質
。
學
問
割
裂
成
分
科
之
學
，
人
只
能
在

知
能
不
足
的
狀
態
下
決
定
、
說
高
論
，
而
讓
荒
謬
變
得
理
所
當
然
。
土
著
讀
了
些
書
，
而
強
要
有
作

為
，
必
然
會
碰
到
這
種
尷
尬
。

在
大
學
裡
，
﹁
為
往
聖
繼
絕
學
﹂
還
有
另
外
一
層
尷
尬
，
它
指
涉
課
堂
上
所
談
論
的
學
問
的
內

容
。
誰
說
的
話
才
算
是
絕
學
呢
？
承
襲
希
臘
人
的
文
化
傳
統
對
於
﹁
學
問
﹂
的
心
態
並
沒
那
麼
神

聖
，
所
謂
的
﹁
學
問
﹂
只
要
說
得
合
情
合
理
就
可
以
了
。
西
方
傳
統
的
自
然
科
學
圈
子
，
真
是
把
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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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驚
人
死
不
休
的
口
號
發
揮
得
淋
漓
盡
致
。
人
人
爭
先
說
自
己
的
意
見
，
偶
爾
衝
過
了
頭
，
還
會
弄

到
胡
言
作
假
的
程
度
。
荷
蘭
布
商
雷
文
霍
克
︵
一
六
三
二 

｜
一
七
二
三
︶
透
過
簡
陋
的
顯
微
鏡
看

到
個
奇
妙
的
微
小
世
界
，
迫
不
及
待
的
趕
快
寫
成
報
告
到
處
炫
耀
，
還
認
為
那
是
他
作
為
知
識
份

子
的
責
任
，
實
際
上
他
那
些
無
聊
的
報
告
也
真
的
受
人
傳
頌
到
今
天
。
生
命
科
學
的
傳
統
在
文
藝

復
興
之
後
，
自
然
界
的
實
證
經
驗
取
代
了
﹁
往
聖
絕
學
﹂
。
比
利
時
人
維
薩
留
斯
︵
一
五
一
四
｜

一
五
六
四
︶
，
以
人
為
解
剖
素
材
，
建
立
現
代
醫
學
中
解
剖
學
的
典
範
。
他
的
解
剖
學
從
來
就
不
必

考
慮
是
否
符
合
古
希
臘
醫
學
家
蓋
倫
的
解
釋
。
瑞
典
自
然
學
者
林
奈
︵
一
七
〇
七 

｜
一
七
七
八
︶

早
在
一
七
三
五
年
，
就
發
表
︽
植
物
種
誌
︾
，
採
用
雙
名
法
，
以
拉
丁
文
來
為
生
物
命
名
，
其
中
第

一
個
屬
名
為
名
詞
，
第
二
個
是
種
名
為
形
容
詞
。
當
年
他
才
28
歲
，
而
他
那
種
人
為
分
類
體
系
和
二

名
制
命
名
法
竟
然
一
直
延
用
至
今
。
回
顧
一
九
〇
〇
年
之
後
，
諾
貝
爾
生
理
暨
醫
學
獎
得
主
的
科
學

發
現
，
大
多
在
40
歲
之
前
就
完
成
了
。
顯
然
，
生
命
科
學
這
門
學
問
中
的
﹁
絕
學
﹂
，
雖
然
有
些
繁

瑣
的
細
節
，
但
是
要
掌
握
這
種
認
知
模
型
及
生
成
知
識
的
功
夫
，
絕
對
不
需
要
花
上
數
十
年
。
它
不

需
要
讓
人
窮
經
皓
首
，
不
需
要
非
常
高
深
的
理
論
基
礎
，
年
紀
輕
輕
就
可
能
成
為
大
學
問
家
了
。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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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習
慣
說
自
己
的
話
，
偶
爾
也
可
以
自
成
一
家
之
言
，
懷
疑
別
人
之
餘
，
不
會
認
為
別
人
的
話
才

是
﹁
往
聖
絕
學
﹂
。
當
然
，
反
身
的
懷
疑
推
到
極
致
，
自
己
的
話
也
不
必
然
是
唯
一
的
﹁
往
聖
絕

學
﹂
。
面
對
懷
疑
論
者
的
習
性
，
聽
聽
別
人
的
話
，
多
多
討
論
倒
是
個
不
可
避
免
的
解
藥
。

張
載
所
彰
顯
的
﹁
為
往
聖
繼
絕
學
﹂
應
該
不
是
林
奈
、
維
薩
留
斯
、
以
及
其
後
諾
貝
爾
獎
得
主

所
傳
述
的
學
問
。
在
中
國
的
老
文
化
中
，
最
標
準
的
老
師
是
孔
丘
。
他
可
以
刪
詩
書
、
訂
春
秋
、
稱

讚
周
公
，
可
是
孔
子
只
停
留
在
述
而
不
作
的
層
面
，
不
講
自
己
的
話
，
留
待
徒
眾
不
斷
的
猜
測
聖

人
的
宮
牆
之
美
到
底
是
怎
麼
想
出
來
的
。
另
一
個
典
型
是
李
耳
，
神
來
一
筆
，
欲
言
又
止
的
只
留
下

五
千
言
，
神
祕
的
騎
牛
出
關
而
去
，
讓
人
無
從
當
面
質
疑
。
後
來
的
人
，
有
樣
學
樣
，
說
玄
奇
、
說

高
明
，
把
不
語
當
成
是
一
種
絕
妙
的
姿
勢
。
孟
子
好
辯
多
話
，
但
是
他
說
：
﹁
予
豈
好
辯
哉
？
予
不

得
已
也
。
﹂
他
可
能
原
本
是
個
很
安
靜
的
人
，
會
說
那
麼
多
話
是
被
迫
的
。
幾
千
年
下
來
，
所
謂
語

不
驚
人
死
不
休
的
標
語
，
多
半
是
由
詞
藻
撐
著
的
空
殼
子
。
金
聖
嘆
只
說
到
瑣
碎
的
讀
虯
髯
客
傳
，

不
亦
快
哉
，
他
放
膽
隨
便
哭
鬧
注
定
要
被
腰
斬
。
到
了
胡
適
之
，
大
張
旗
鼓
的
學
范
仲
淹
的
︽
靈
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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賦
︾
﹁
寧
鳴
而
生
、
不
默
而
死
﹂
，
到
底
除
了
新
文
學
之
外
，
在
學
術
上
他
說
得
最
大
聲
的
還
是
杜

威
︵
一
八
五
九 

｜
一
九
五
二
︶
的
實
用
主
義
與
教
育
哲
學
，
他
自
創
的
新
道
理
，
聲
勢
不
壯
。
胡

適
傾
向
注
重
學
術
、
思
想
背
後
的
方
法
、
態
度
、
和
精
神
，
而
不
是
實
際
的
知
識
瑣
碎
細
節
。
這
種

﹁
化
約
論
傾
向
﹂
的
態
度
跟
現
代
的
自
然
科
學
所
差
不
遠
，
只
是
與
當
年
在
中
國
的
學
術
習
慣
不

合
，
讓
他
差
一
點
進
不
了
北
京
大
學
教
書
。
他
新
到
北
大
時
，
北
大
學
生
顧
頡
剛
與
傅
斯
年
去
聽
胡

適
上
課
，
看
看
要
不
要
將
他
從
北
大
哲
學
系
趕
走
。
幸
好
傅
斯
年
對
胡
適
的
評
價
是
：
﹁
這
個
人
，

書
雖
然
讀
得
不
多
，
但
他
走
的
這
一
條
路
是
對
的
，
你
們
不
能
鬧
﹂
。
不
知
道
傅
斯
年
憑
什
麼
說
：

﹁
這
一
條
路
是
對
的
，
你
們
不
能
鬧
﹂
，
對
與
不
對
是
人
的
選
擇
，
它
需
要
有
充
分
的
論
述
。
此

外
，
他
說
：
﹁
這
個
人
，
書
雖
然
讀
得
不
多
﹂
，
聽
起
來
真
的
有
點
勉
強
而
彆
扭
。
傅
斯
年
大
概
不

知
道
雷
文
霍
克
、
維
薩
留
斯
、
林
奈
這
些
年
輕
人
書
也
讀
得
不
多
。
傅
斯
年
的
話
只
是
反
應
出
在
這

個
老
文
化
所
及
的
疆
界
裡
，
多
讀
別
人
的
書
才
是
王
道
，
用
自
己
的
大
腦
說
的
話
不
會
算
是
絕
學
。

雖
然
如
此
，
借
用
別
人
的
絕
學
是
個
安
全
而
有
利
的
取
巧
。
學
問
的
內
容
縱
使
有
錯
，
自
己
也
不
必

擔
當
。
絕
學
是
聖
人
說
的
、
是
神
啟
的
。
它
的
本
質
跟
江
湖
術
士
自
珍
的
家
傳
秘
方
一
樣
，
密
不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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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
、
宣
而
不
可
討
論
。
如
果
自
己
已
經
自
覺
繼
承
了
絕
學
，
就
可
以
不
必
再
聽
同
行
的
見
解
。
這
種

神
啟
而
獨
佔
的
學
問
表
現
在
學
術
研
討
會
上
，
最
明
顯
的
特
徵
是
那
些
重
量
級
的
人
物
在
講
完
自
己

的
研
究
文
章
之
後
就
會
走
人
，
留
下
來
聽
別
人
的
﹁
知
識
﹂
、
並
且
接
受
挑
戰
、
參
與
討
論
的
人
不

算
多
。
不
願
意
跟
別
人
討
論
而
要
傳
聖
人
的
絕
學
，
金
聖
嘆
必
定
要
再
一
次
的
嘆
息
。

土
著
而
讀
書
，
心
得
是
：
如
果
不
用
自
己
的
腦
袋
，
不
管
是
停
留
在
那
一
個
文
化
裡
，
讀
書
的
土

著
只
能
等
待
知
識
慢
慢
老
熟
，
只
能
等
待
聖
賢
偶
然
流
過
的
輕
舟
。
土
著
冷
眼
讀
書
，
光
是
努
力
的

背
誦
與
學
習
，
疑
惑
不
會
變
少
，
很
可
能
落
得
大
汗
淋
漓
、
神
形
枯
槁
。

全
文
首
載
於
成
大
校
刊
2 

3 

3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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